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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日前，艺人吴亦凡因涉嫌强奸被依法刑拘。明

星无视法律底线，应当受到法律制裁。然而，之后

其粉丝圈出现力挺吴亦凡、挑战法律底线的言论，

甚至出现“劫狱”“探监”“救援”等极端表达，影

响恶劣。

追星，为什么追掉了判断和底线？

近年来，随着偶像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年轻

人迷恋追星，出现了“饭圈”。喜爱偶像无可厚

非，然而“饭圈”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包括高额

消费、投票打榜、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

等。有些粉丝模糊了与明星距离的界限，通过不法

渠道窥探明星生活隐私。

为何会出现狂热极端的追星行为？“饭圈”对

个体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

科医生、大儒心理总督导徐凯文接受中青报·中

青网专访，从心理学角度剖析青少年追星与“饭

圈”现象。

徐凯文指出，追星不是“洪水猛兽”，但青少

年要保持独立理性思考，不要被“饭圈思维”裹

挟；全社会都应该倡导积极正确的价值观，树立值

得青少年学习的榜样；资本和平台要负起社会责

任，不能唯利是图。

追星的“养成感”多于崇拜，商业
资本不该塑造虚假“人设”

徐凯文表示，年轻粉丝之所以追星，和自身成

长的阶段与特点有关。青少年群体处于自我同一性

的确立时期，“同一性”是指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

有认同的对象、自己想要成为的理想人物。

“当代粉丝看待偶像，并不完全是崇拜，可能

是把偶像看做是一个理想自我或者是自己想要养成

的对象，不完全是崇敬的对象。这种关系有一点像

‘养成’：这是我喜欢的人，他身上有我喜欢的一些

特质，所以我就去支持他、力挺他、培养他，让他

变得更好，或者说成为我希望的那个样子。”

徐凯文指出，当下不少粉丝看待偶像的“养成

感”多于“崇拜感”，这种关系显得更为“平等”。

“这不是一个仰视的视角，而接近于一种‘我是他

的培养者’的感觉”。

在这种关系下，有一些粉丝还会产生对偶像的

“保护欲”。“如果感觉喜欢的人被伤害了，那我要

护着他”。

追星，是因为在那个明星身上看到了自己喜

欢、向往的特质，这种心理本无可厚非，但徐凯文

发现，当下一些商业运作会推波助澜，比如刻意包

装一些未必真实的“人设”，塑造一个迎合某种大

众心理的虚假形象。

近几年娱乐圈频频出现明星“塌房”、形象崩

塌的现象，私下真实所作所为与平日包装出来的光

鲜形象格格不入。徐凯文觉得，这种“作假”的娱

乐圈商业化操作会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引导了错

误的价值观。

“如果大家都在鼓吹所谓的流量明星，长得好

看一些（甚至整容得好看一些），就可以得到巨大

的经济回报，占有这么多的社会资源，所获得的名

利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对社会的贡献换来的，那

这是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出问题了，德不配位，才会

这么容易人设崩塌。”

徐凯文说，我们不能责怪孩子们去追星，全社

会要反思如何传递正确、积极的价值观给他们，让

年轻一代明白“立德树人”，知道真正美好的、值

得尊敬的人是什么样子；商业资本不应该为了利益

去打造表里不一的明星，诱导青少年粉丝去狂热追

捧和消费。

恢复自己的独立理性思维，避免
被“饭圈”思维裹挟

以往，追星是相对私人、分散、独立的行为，

这几年出现了群体抱团的趋势，形成了“饭圈”。

徐凯文认为，互联网是促成“饭圈”形成的重

要因素。在网络尚未兴起的年代，青少年有喜欢、

崇敬的偶像，仅仅是自己喜欢，或者和朋友交流，

不太可能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群体。“现在互联网

很方便，你很容易拉一个群组，大家有相同的爱好

和认同的对象就可以聚集在一起，总有人比较积极

去做一些组织的工作”。

徐凯文此前作过研究调查，发现即使是同一

个明星的粉丝群体，彼此之间差别也挺大；还会

因为观点不完全一致，形成各种各样更小的群。

“其实背后的东西还是跟价值观有关，即‘我认

同他的什么’‘我需要认同一个什么样的人’，有

相似观点的人就更容易抱团，互联网提供了极大

的可能和方便。”

在群体聚集的“饭圈”中，出现了一些不理

智追星行为，例如出现“饭圈斗争”，抱团刷

“黑词条”辱骂其他艺人及其粉丝；为了给自家

偶像应援，有影响力的“大粉”催促其他粉丝也

必须卖力“氪金”（指粉丝为了偶像的代言、周
边商品等花钱）。
“饭圈”的存在与发展，对个体心理产生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

“在这方面我觉得最典型的现象就是，这个圈

子好像形成了维护偶像利益、形象的共同目标，个

人的声音很难被关注到或认可。尤其当你有不同意

见的时候，很容易被排斥。”

在徐凯文看来，粉丝在“饭圈”中，一方面

容易找到对偶像的集体认同感，另一方面有可能

被“裹挟”，因为一个圈子的观点容易变得越来

越趋同。“这种情况下，越是极端的观点越容易

传播，比如极端地支持偶像的言行，会显得更加

‘忠诚’。”

“可能相当一部分人是被裹挟的，受群体情绪

的操控，才会一时说出极端的话来。我觉得不应该

简单地批评、指责粉丝们，要给一些时间让他们慢

慢地恢复自己理性的思维”。

追星不是“洪水猛兽”，但全社会
要引导正确价值观

在“饭圈”，有一类比较极端的粉丝被称为

“私生饭”，他们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喜欢跟踪、偷

窥、偷拍明星的日常。“私生饭”从“黄牛”等

不法渠道购买明星的手机号、航班、酒店等隐私

信息，骚扰自己喜欢的偶像，因此影响到艺人

（及艺人的家人） 的私生活，有些甚至影响到社

会公共秩序。

徐凯文指出，在粉丝量很大的群体中，难免出

现极端、偏执、病态的追星现象，但那往往也是少

数人的行为，不会是大多数粉丝的表现。

“少数粉丝出现极端病态的追星行为，这还是

关于自我认同的问题：我为什么追这样的一个人？

我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价值意义是什

么？”徐凯文说，这些涉及到自我认同的问题如果

没有答案，这样的粉丝就容易以“和偶像明星产生

亲密的接触”“我能够掌控他的一切”为人生意义

和诉求，出现心灵空虚的结果。

如果青少年粉丝出现不理智追星行为，家长、

学校和社会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引导和帮助？

徐凯文强调，首先要明确一点，追星这件事不

是“洪水猛兽”，家长、学校和社会不必把这件事

看得太严重，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以及和中学生的

访谈，大多数孩子还是能保持自己基本理性和独立

思考的。

在教育引导方面，“立德树人”始终是核心内

容。我们要给孩子们正确的范式，告诉孩子“德”

的标准是什么？“美好”的标准是什么？哪些人才

是值得尊敬的、可以成为的人？比如造福全人类的

科学家、为国拼搏争光的奥运选手、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医护人员，保家卫国、抗震救灾的军人，以及

亿万在自己岗位上贡献社会的平凡人⋯⋯都可以成

为青少年学习的榜样，全社会应加强对这些人物的

宣传，使之成为年轻一代认同的对象。

徐凯文特别提到，近年来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

较大变化，年轻一代群体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

趋势和特点。在这个前提下，家长、学校教育不宜

生硬地灌输大道理，否则只会出现“刻舟求剑”的

效果。应该“身体力行地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倡导的

价值观，感受到真正值得崇敬的人的魅力。”

引领价值观，就是要引导青少年去做一些符合

社会共同积极价值观和人类良知的事情。“比如说

最简单的就是利他心、有责任心、懂得感恩、有恻

隐之心、孝敬父母，有羞耻心等，按照中国文化，

这都是与生俱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符合人基本

良知的行为。如果做这样一些事情，孩子们就会从

中不断地发现、强化和认同，形成积极的、符合自

己天性的价值观，而不只是去追外在的东西，比如

外貌、金钱、权力等等。”

另外，徐凯文觉得，很多孩子迷恋追星，也可

能是为了缓解和释放学业压力，因此家长、学校可

以让他们的学习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化。“孩

子们有机会去接触更多美好东西的时候，相对肤浅

的文化现象也会得到改善”。

而打造明星的资本、娱乐公司、互联网平台

等，不能一味贪图利益，而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和教

育责任。真正有生命力的企业必然是有正确价值观

的企业，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资本如果

一味提供一些肤浅的东西，娱乐大众，从中牟利，

让人失去理性的思考，造成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困

惑，这样的企业价值观就出了问题，也势必造成企

业发展的恶果。资本不能够什么都以牟利为目的，

不择手段，把对青少年的教育也牺牲掉。”

心理专家谈追星：

避免被“饭圈思维”裹挟，倡导积极美好的价值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父母一辈年轻时也追星，为什么没有形成饭

圈？粉丝为什么要一直一直做数据？数据对偶像来

说意味着什么？在圈外人看来今日饭圈的种种怪现

状，究竟是怎么回事？带着这些困惑，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专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尹

一伊，她长期致力于粉丝文化研究。

“粉丝原本单纯的追星行为，在平台上被‘算

法’变成数据，形成了一种流量文化，而流量与商

业利益直接挂钩。这可能是近十年来，平台和整个

娱乐行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做的一种协同的

商业策略。这种策略导致饭圈变成今天的样子。”

尹一伊说。

中青报·中青网：上一代人也追星，但那时候为
什么没有饭圈？
尹一伊：在讨论饭圈之前，我们需要先给它

下一个定义。现在对饭圈有两个比较常见的误

区：一是将其理解成追星发展的必然阶段，好像

追着追着就会越来越疯狂，就变成了饭圈；二是

把饭圈等同于一个个具体的粉丝。这两种理解都

不是特别准确。

中国大陆粉丝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一条很清晰

的线性发展脉络。上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本
土的追星文化是从港台过来的，追的是歌星影星，

歌迷影迷的消费方式也和今天的饭圈不同；然后，

又有日本二次元文化的输入，韩国偶像工业的输

入，若干分支不断融合、互相吸收。

我们现在的饭圈文化，受韩国影响最大，但发展

至今已经和韩国不太一样。主要区别在于，韩国的偶

像工业在引进大陆时，刚好遇上社交媒体平台——

尤其是微博迅速发展的阶段，因此很容易地就契合

了平台要通过流量去变现的商业策略。流量与商业

利益直接挂钩，于是，平台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手

段，去“规训”粉丝进行数据劳动——收集流量。

这是当下饭圈不同于以往追星、不同于日韩粉丝文

化的最主要特征。

中青报·中青网：韩国的粉丝不需要做数据给
偶像打榜吗？
尹一伊：也有，但是他们有相对集中的打榜渠

道，比如在打歌的节目，通过大众媒体进行网络投

票等，其实更像我们的选秀。而且相对来说有更严

格的监管机制，韩国的偶像工业比较成熟，包括选

拔机制等都很严酷，如果艺人业务能力不行，也不

可能得到很多票数。

我们在相关政策收紧之前，打榜渠道太多了，

几乎所有平台都想分一杯羹。它们会明确地告诉你

怎么发帖、怎么为你的偶像贡献流量，甚至还有各

种各样的“野榜”，而这些榜单又或多或少地与商

业利益挂钩。当这一切关联起来后，粉丝原本单纯

的追星行为，在平台上被“算法”变成数据，就形

成了一种流量文化，这是对粉丝隐形的剥削。

中青报·中青网：是否可以理解为平台和商业
利益通过流量，形成了一个“共谋”？
尹一伊：是的，不仅因为有平台，还有平台的

算法，让流量逻辑直接和商业利益挂钩，挂得非常

紧。国外不可能谁在推特人气高广告商就找谁代

言，至少之间的关系不是特别明确，相对保持着一

定距离和独立性；但在中国大陆，粉丝认为所有的

公司、剧组，都会根据自家偶像的数据来评价他的

商业价值。这可能是近十年来，平台和整个娱乐行

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做的一种协同的商业策

略，这种策略导致饭圈变成今天的样子。

所以，治理粉丝没有太大意义。粉丝很多时候

也知道这样做不好，在做数据劳动的时候，自己未

必很开心地真正沉浸其中。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只

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偶像的爱，同时也是获取

身份认同的一种途径。

中青报·中青网：个体的粉丝进入一个追星的
圈子后，是不是会慢慢被群体行为裹挟？
尹一伊：一个人追星的时候，追求的是一种准

社交关系，比如通过收集一些与偶像相关的物品，

就会感觉离偶像更近一些；一旦进入饭圈，要处理

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多，饭圈会要求你必须做数

据、必须打榜，会告诉你这才是处理和偶像关系的

正确方式。

此外，在饭圈中，粉丝还要处理和其他粉丝的

关系，和平台上其他用户的关系。为什么饭圈在微

博上特别显眼，因为粉丝很多时候做的事情，是在

和其他用户（所谓“营销号”“职业黑”）争夺特
定内容在微博上的可见度，所以要去“控评”、要

去刷“热搜”。粉丝们相信，一旦自己不去争，按

照微博的算法，恶意信息就会上热搜。

总结而言，对于饭圈中的粉丝来说，一是表达

情感的方式受到“规范”，二是处理的关系更加复

杂，从而导致一些圈外人看来不理智的行为。圈外

人觉得，粉丝非常专断，不允许任何人说偶像不

好，其实他们只是怕这些言论上热搜。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有职业粉丝、“站姐”，
饭圈是如何成为一门生意的？
尹一伊：饭圈在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产业体系和

监管体系时，可营利的渠道太多了，就会出现各种各

样的劳动分工。举个例子，仅仅是拍偶像照片，就是

一个长长的产业链，有租赁相机的、黄牛倒票的、拍

照的、修图的、传图的⋯⋯大家都能从中获利。

职业粉丝最初只是经纪人的亲朋好友，去做一

些引导舆论、组织粉丝群体的事，后来需求越来越

大，就慢慢成为一种职业。归根到底，就是饭圈的

商业利益，吸引了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而再往上

溯，仍然是流量变现太容易了。

中青报·中青网：追偶像和追歌星、影星，有
什么不同？
尹一伊：现在我们说的饭圈，一般追的是偶

像。偶像工业的生产途径，与歌手、演员是不同

的。歌手、演员是专业职业，靠作品去吸引受众；

而偶像是一个工业生产造就的文化符号，靠的是人

格魅力，他们不靠唱功演技，而仅仅是通过这些业

务能力来打造“人设”，销售一种准社交关系。所

以，偶像工业特别重视粉丝运营。

中青报·中青网：如果偶像是一个“工业产
品”，那偶像本人在饭圈中是什么角色？
尹一伊：我倾向于觉得，偶像扮演的是一个纽

带的角色：一方面，需要维系和粉丝的准社交关

系，他才能生存；另一方面，他被各种各样的关系

裹挟，比如营销号报了一个负面新闻上热搜，他不

得不发了律师函，发了之后怎么继续，等等，经营

好各种关系才能维系利益的稳定。在整个权力关系

中，偶像并不是最上位。

像韩国几家大的娱乐公司，把偶像的业务、商

务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上，不可能允许把参考标准变

成流量，被算法平台掌握。中国大陆之前缺少这种

大的娱乐公司，于是就把这部分权利让渡给了平

台，平台数据决定了偶像的“前程”。

中青报·中青网：要治理今日饭圈的种种乱
象，应该怎么做？
尹一伊：一定要协作，需要各方的努力，只

治理粉丝、只治理偶像是不够的，指望几个平台

独立整改也不可能。大公司大平台、小公司小平

台，独立的个体，全渠道整改才有可能得到成

效。尤其是将流量直接等于商业利益的关系弱

化，将平台使用正常化，建立成熟的评价体系，

行业才能得到改善。

尹一伊：平台和商业利益共谋，形成今日“饭圈”

□ 韩浩月

最近各大网络平台，
都发布了整治“饭圈”乱象
公告，通过清理负面有害
信息、处置违规账号、关闭
问题群组、解散不良话题、
拦截下架小程序、排查网
络综艺等多种办法，对“饭
圈文化”宣战。
怂恿没有经济能力的

粉丝花钱给明星打榜，网
络聚集对“爱豆”的竞争
对手进行谩骂，开车尾随
明星车辆，到明星家门口
蹲守，在飞机还未停稳时
越舱追拍明星，在明星车
内安装追踪定位器⋯⋯这
些“饭圈”做的事，都促使
舆论对“非理性追星”进行
了持续的批评，社会对粉
丝所做的过分之事也给予
了一定的压力，但多年下
来，“非理性追星”现象并
未见刹车迹象，反而有愈
演愈烈的嫌疑。
这或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分析。
其一，因为加入饭圈

的多是年轻人，其中有不
少还未成年，他们与主流
舆论之间，存有天然的代
沟，诸多对他们的规劝与
提醒，并不能很好地到达
他们那里，这需要与他们
有更直接接触与交流的家
长，给予他们的思想与精
神世界更多的关注，帮助
他们把注意力从单一的追
星那里分散出去。
其二，“非理性追

星”处在一个灰色地带，
这种行为虽然时而对公共
秩序造成影响，也损害了
明星作为普通人的隐私
权，虽然令人反感，但确
实也未达到违法、犯罪的
地步，秩序维护部门或者
执法部门不能主动去干
涉，这给私生饭造成了一
种印象：即便事情做得过
分点也没关系，反正也不
会有实质性的惩罚。
其三，部分吃“流

量”饭以及依靠私生饭赚
钱盈利的明星，对“过度
追星”行为，一直有默许
甚至鼓励的态度。当下机
场追星、鲜花接星、哭晕
追星等行为，早期就曾被
曝光，是一些经纪公司在背后组织的“职业粉
丝”所为。现在，这一做法已经让数量不菲的粉
丝，变成了私生饭，明星与经纪公司的乐见其
成，对于“过度追星”的泛滥是有一定责任的。
“饭圈文化”已成沉疴痼疾，即便在当下如此
大的整治力度之下，仍有“饭圈”粉丝发出要“集资
拯救哥哥”，仍有某品牌借势营销说“坏人也需要
机会”，类似这样挑战公序良俗的言论，自然遭到
了主流声音的强烈反对，但此怪现状的产生，表明
“饭圈文化”积重难返，需要全面搞清楚它的状况，
才能让至今还沉迷病态追星的粉丝找回理性。
“饭圈”的形成，以及这一畸形文化的影响
深远，是一次集体的、庞大的、复杂的“工
程”。在诸多声音的剖析之下，人们大概已经了
解到，这是资本通过塑造一种娱乐形态，并以此
为外衣，构建一套隐秘又稳固的商业模式，并且
随时修改完善，使之成为日进斗金的牟利工具。
“饭圈文化”不断扩张，最大的秘密，其实
应该在于操盘者对于舆论利器的使用，无比得心
应手。可以这样认为：舆论先行，是娱乐资本打
开诸多通道的“钥匙”，尤其体现在产品（节
目+流量明星）方面，娱乐资本在舆论营造上拥
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方法——编造某种时髦的
概念，捆绑某个当下的流行，非常牵强地凑近社
会主流价值，以赢家通吃的姿态，完成一种娱乐
理念的输出甚至侵略，最终目的是为了占领粉丝
的情感与大脑，把粉丝变成他们的“韭菜”。
“饭圈文化”是一种青少年亚文化，背后的
运营者深知这一文化形态永远无法取代主流文化
的位置，因为选择在暗处生长，以蚕食的方式来
逐渐挤占主流文化，是他们的主要操作手段，因
此人们经常会看到，“饭圈文化”会与主流文化
处于一种“共舞”状态，有时候“饭圈文化”还
会以“取悦”的低姿态来获取主流文化的容忍，
来换取收割“韭菜”的某种合理性⋯⋯正是因为
运营者深谙这种把浑水与清水搅拌在一起的技
巧，才使得“饭圈文化”一直附着于社会肌体，
成为难以去除的组成部分。
“饭圈文化”通过责任分解，由一个个粉丝
来承担它的“罪与罚”，所以这些年来每当重拳
举起，却发现多数时候都打在“哀其不幸怒其不
争”、多少都令人有些心疼的年轻粉丝身上，偶
尔会具体到某个公司、某一平台那里，但这些公
司和平台都会通过道歉、停播等方式及时止损，
通常会让事情不了了之。
抑制“饭圈文化”，除了相关必要的整治办

法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是以舆论对舆
论，通过深入的报道，用真实、理性的声音与观
点，像剥洋葱那样剥开“饭圈文化”的层层包
裹，让公众看到“饭圈文化”内里的不堪，让这
块变质的土壤，重新回归正常。
事实表明，“吴亦凡事件”给饭圈文化与粉丝

文化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除了少数“脑残粉”还
在抱团“救哥哥”，不少粉丝开始反思自己的追星
历程，主动脱离饭圈，不再追星。再加上各平台对
非理性追星行为的重视，娱乐圈的乱象开始被逐
步遏止。

﹃
饭圈文化

﹄
已成沉疴痼疾

，变质土壤何时回归正常

像剥洋葱那样剥开“饭圈文
化”的层层包裹，让公众看到“饭
圈文化”内里的不堪，让这块变质
的土壤，重新回归正常。

当下不少粉丝看待偶像的“养
成感”多于“崇拜感”。

偶像扮演的是一个纽带的角
色：一方面，需要维系和粉丝的准
社交关系，他才能生存；另一方面，
他被各种各样的关系裹挟。

尹一伊

徐凯文

文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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